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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俩就别再互夸了，走

吧，咱们先去吃饭。”伦珠、曲珍

和拉姆走了几步，发现贡嘎没

有跟来。伦珠回头喊了一声：

“兄弟，怎么了？不走吗？”“啊？

我……我吗？”贡嘎站在原地。

拉姆轻轻推了曲珍一下。曲珍

走过去说：“当然了，走，一起去

吃饭吧。”贡嘎的心里像是抹了

蜜似的，甜甜的，暖暖的。同时，

心跳得更快了。他看向周围的

人，感觉所有人都在冲他笑，实

际上那些人并没有看他。

三、定曲河

定曲河穿梭在时光的褶皱

里，滋养着定曲河谷，河水流经

的土地丰盈起来，青稞、小麦、

松茸、虫草、贝母等也从土里冒

出头。松茸在青冈林和松树林

里冒出头大概是在七月的后

期，那时的松茸只有拇指大小。

几天后，我们定曲乡最上游的

村寨里传出消息，某家的人上

山后，捡到三四斤松茸。这使得

原本就对松茸跃跃欲“得”的乡

民们更着急了，纷纷扬言过几

天就要上山。这个消息将朗卡

家结婚的消息直接盖住了，毕

竟人家结婚跟自家并没多大关

系，但松茸可是自家收入的保

障啊。

就在所有人准备上山的时

候，县政府和乡政府联合发布

的一则政令如同灭火器，将那

即将燃起的“火苗”灭掉了。对

我们这群小孩来说这是一件好

事，一来不用再听家里人唠叨

说别人家都上山的话，二来可

以在家多休息几天，毕竟我们

暑假还没过多久。而且我想这

对山中的松茸来说也是一件好

事，它们可以多感受一下大地

的温暖，多吸吮一下阳光的乳

汁。果然，定曲乡安静了不少，

只有少数人偶尔谈论几句。一

致的是，每家每户都在为八月

一日进山做准备。但我们定曲

乡向来是静不下来的，松茸的

事刚告一段落，朗卡家的事又

浮出来了。朗卡家再次成为定

曲乡第一热点，甚至我们这些

跟朗卡家是亲戚的家庭也被顺

带议论了几句。有人还拉着我

问东问西呢。

很快，八月一日到了，定曲

乡的人纷纷骑着摩托车往定曲

河的上游赶，这像极了我小时

候在牧场跟曾祖母一起赶牛的

场景。只不过，赶牛的是我们，

赶人的是生活。我家和朗卡家

是近亲，在同一个地方定居，也

在同一个地方捡松茸。今年的

松茸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时

常留意曲珍阿姐，她这段时间

总是心不在焉的。不过也是，自

从伦珠阿哥死后，家里的一切

就落在了她的身上。一般来讲，

定曲乡的松茸季会持续四十多

天。今年的松茸前期长势尚可，

但过了七八天就不行了，收获

少得可怜。很快，随着山中的土

坑增多、人的足迹遍布，松茸季

结束了。

大概是在八月下旬，就是

我们准备搬家下山的前一天，

朗卡家的阿爸占堆

来了。母亲在牛圈里

让小牛犊们吸吮母

牛的乳汁。对于牛犊

们来说，这种日子并

不多。照往常，它们

只能在我们挤完奶

后，吸吮那剩下的乳

汁。我小时候和曾祖

母放牧，她跟我说挤

牛奶不能全部挤掉，

要给牛犊也留下足

够的奶，今天我又想

起这句话。我在屋里

似乎听见牛犊们被

乳汁噎得喘不过气

的声音了，跟父亲和

弟弟说，但他们并不

信我。

木 屋 外 拴 着 的

獒狗叫了起来，像是

遇到了不该遇到的

人，不停地狂吠。我

出去一看，远处树林

的小道上，一个戴着

白色氆氇帽的人越

来越近。我朝屋内喊

道：“外公、阿爸，是

朗 卡 家 的 阿 爸 占

堆。”正在打坐的外

公睁开了眼，阿爸也

放下手中的东西。弟

弟则在我的身后探

出 了 头 ，他 说 ：“ 阿

哥，那么远，能看得

清楚吗，你确定是阿

爸占堆？”“方圆几里

就我们几家，那白色

帽子只有外公和阿

爸占堆戴，不是他还

能 是 谁 呀 ？”弟 弟

“哦”了一声，便从我的身后走

了出来，似乎是去验证我的话。

那人影越来越近，然后慢慢变

成了我说的那个人，显现在远

处的路上——是阿爸占堆。弟

弟跑进屋内，对外公和父亲说

道：“真的是阿爸占堆呀。”

阿爸占堆早已没有了昔日

的光彩，被岁月、苦难侵损了容

颜。脸上布满了沧桑的、刀削般

的皱纹。眼神说不上空洞，却也

没多少精神。身体消瘦，略微驼

背，虽戴着帽子但一撮黑白混

杂的头发还是悄悄露出头。我

走上前去，弟弟则静静地站在

一边，不动也不说话。我望着阿

爸占堆，他也停下了脚步。“阿

爸占堆，您来了呀，到里面喝口

热茶吧！”“那个，阿克仁真多杰

在吗？”阿克是叔叔的意思，仁

真多杰则是外公的名字。“在，

外公和阿爸都在，您请进吧。”

阿爸占堆走进木屋，弟弟在我

边上嘀咕道：“谁都知道他是个

‘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一准

是有事要我们帮忙。”我瞪了弟

弟一眼，他识趣地闭上嘴，转身

看向远处的深山。

母亲从牛群中走来，提着

三个空挤奶桶，笑着问我：“刚

才那人是阿爸占堆吗？”我点了

点头。母亲吩咐说：“老大，你

去 把 那 几 个 空 桶 也 给 提 过

来。”说完，走进屋里。弟弟在

边 上 笑 嘻 嘻 地 说 ：

“去吧去吧。”说完，

露出两排洁白的牙

齿笑起来。我走向牛

群，它们看见我过来

了，以为我带了什么

好 东 西 ，纷 纷 看 着

我。我走进牛群中，

牛们又在我的身上

闻来闻去。我从三岁

到六岁这段时间一

直是跟它们一起生

活的，后来上学了，

假期我还是会去看

看它们。等我提着桶

回到木屋，父亲与外

公和阿爸占堆正聊

得起兴呢。阿妈在一

旁准备着晚饭。外婆

站在木墙上挂着的

小唐卡下，她见我进

门投来慈爱的目光。

弟弟靠在一个行李

上玩着手机，看见我

进来，笑嘻嘻地说：

“跟我说的一样。”

阿爸占堆此时已

经把帽子取下，算不

上浓密的头发七横

八竖地躺在头上。火

塘里的火光让他的

脸多了一点红润。我

回来没多久他就走

了，说是家里有事，

尽管家里人再三挽

留。走之前还向外公

和父亲道了谢。他们

之前聊了些什么，我

不太清楚。但我知道

朗卡家结婚的事已

提上日程。作为朗卡

家的近亲，我们家肯定是要帮

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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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嘎记不得那天吃了什

么，只记住了曲珍那甜蜜的笑

容。赛马的事，让他和伦珠成了

好友。两家不在一个村子里，又

不是亲戚，但交往却渐渐频繁

起来。当然，大多数都是贡嘎到

朗卡家去。

这天，贡嘎骑着一辆摩托

车又来到了荣贡村，这是朗卡

家所在的村子。在荣贡村的乡

间小道上，他遇到了嫁到这里

的表姑卓玛拥宗，连忙停车。

“姑姑，你去哪里？”

卓玛拥宗晃了晃挂在肩

上的布包说：“这不，多吉家的

媳妇做手术回来了，我去看望

一下。”

“哦，对对，瞧我这脑子。”

贡嘎从裤兜里掏出一百块钱略

显尴尬地递给卓玛拥宗。“阿爸

早上刚给我的，让我也去看望

一下，您不说我都忘了。”

卓玛拥宗没有接过钱，故

作不悦地说：“那你小子把钱给

我做什么？”

贡嘎用另一只手挠着头，

有些羞涩，笑着说：“我……我

这不是有另外的事嘛。”

卓玛拥宗没好气地白了他

一眼，但还是接过了钱，接着

说：“你有什么事我还不清楚

吗？不过，朗卡家的那个女孩真

是不错呢。”

贡嘎没想到表姑会说这样

的话，一时竟愣住了。卓玛拥宗

催促说：“好了好了，你快去

吧。”贡嘎这才回过神来，道了

别就开着摩托车走了。卓玛拥

宗笑着摇摇头，自言自语道：

“但愿这孩子如愿以偿吧。”

贡嘎开着摩托车来到了朗

卡家，摩托车停在了朗卡家的

门口。贡嘎下车，从行李架上取

下一包东西，里面是两瓶白酒

和一些牛肉干，还有一条彩色

的丝巾。他拿上这些东西，正准

备开门进去，曲珍就背着一个

包出来了。

“贡嘎，你来了，哥哥在家

里呢。”

“我、我，你，不是……”

“你咋了，难道你不是来找

我哥的吗？”

“我，我是来找你哥的，但

也是来找你的。”他说最后一

句的声音是极小的，曲珍并没

有听清楚，刚要询问，被贡嘎

打断了。

“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我嘛，我要到多吉家去。

他们家媳妇做手术回来了，你

不会不知道吧？”

“啊，你要到多吉家去，早

知道，我就——唉！”

“你们家是谁？”

“我刚刚在路上遇到卓玛

拥宗姑姑了，请她代为转交。”

“哦，我还以为你要去呢。

那行，你进去吧，哥哥在家里

呢。”说完，曲珍便走了，留下贡

嘎愣在那里。

贡嘎望着曲珍离去的背

影，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他还

是提着那包东西进去了。

占堆正在院子里摆弄那辆

老式摩托车。贡嘎走进院子，自

然看到了占堆。占堆是长辈，又

是曲珍的父亲，贡嘎自然要上

去打个招呼。

“阿爸占堆！”贡嘎上前蹲

在占堆的旁边，“您的手艺可

真好，不仅能做咱们传统的东

西，连这现下时兴的新东西也

能修理。”

“现在不行了，老了。”占

堆转头看向贡嘎，“来，把那个

钳子给我。”贡嘎挪了挪脚，看

向自己的旁边。水泥的地面上

摆满了各种工具，有老式的，

也有新式的。那些新式的工具

在太阳下亮锃锃的，部分上面

还套着胶，显然没有用过。反

观老式的那些，那些以木头为

手柄的工具，已经看不出原来

的色泽了，甚至有好多磨损的

地方。

“贡嘎，贡嘎。”占堆叫了

两声。

“啊！”贡嘎转过头。

“钳子给我。”贡嘎连忙拿

起旁边的那个旧钳子递过去。

占堆有些惊讶，你怎么给我这

个旧的，它已经不中用了。占

堆嘴上这样说，还是接过了旧

钳子，三下五除二就将螺丝拧

紧了。这时贡嘎才开口：“这个

钳子有些老旧，但并不能说明

它不中用，相反，它用起来更

加顺手。”

占堆惊奇地看着贡嘎，甚

至有一个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一

闪而过，这小子要是自己的儿

子就好了。儿子和儿媳，甚至他

那位强势的妻子，都感觉他老

了。每每他想做些什么，他们总

是出来阻止。他不觉得自己老

了，年轻人能做的他照样能做，

而且做得更好。

“你觉得我老了吗？他们都

这样说。”占堆突然问道。

贡嘎愣了一下，看着虽略

显老态却劲头十足的占堆。他

说：“青稞酒越陈越香，金马鞍

越旧越珍贵。您呀，正是老当益

壮呢，可比我们强多了。”这句

话让占堆很高兴。他心想：前面

以为贡嘎一直跟自己的儿子吃

喝玩乐，是个不成器的家伙，不

承想这小子这么有眼力见。以

后可得多观察，他可不相信这

小子会无缘无故跟自家那小子

走得那么近。

这时，伦珠拖着疲惫的身

子从房子里走了出来，右手揉

着那快重新闭上的眼睛。他从

眼皮的缝隙里看见了气势汹汹

瞪着自己的父亲和微笑着的贡

嘎，眼皮瞬间被炸开了，困意也

随之烟消云散。

“阿爸，贡嘎，你们都在呢。”

占堆握着钳子就朝着伦

珠冲了过去，“我怎么生了你

这样一个兔崽子。”贡嘎连忙

上前阻拦。眼看父亲就冲到自

己面前了，伦珠转头就跑。好

在占堆也没真的想打伦珠，毕

竟他就这一个儿子，很快就被

贡嘎拦住了。

伦珠躲在院门后，脑袋探

出来说：“阿爸，我可是你亲儿

子，你至于吗？”

“我以为你小子跟拉姆早

早地去了地里，谁想，你竟然还

在睡觉，你羞不羞啊？”

“阿爸，我错了，我现在就

去干活儿。”

占堆看着自己的儿子叹了

口气，随后放下手中的钳子。他

说：“那个电热锅里有包子，应

该还是热的。你吃完饭，再去给

你阿妈送一点。”伦珠连连点

头，走进院子，但还是警惕地看

着占堆。

“那个，阿爸，那贡嘎怎么办？”

“你先顾好你自己的事吧，

人家就没有自己的事吗？”

伦珠识趣地走进厨房。贡

嘎转过头说：“那阿爸占堆，我

就先走了。”说完，便准备离开。

占堆拦住了他，“贡嘎啊，你别

急，你陪我喝点，咱爷儿俩聊

聊。”也不等贡嘎答应，就拽着

他进了客厅。

后来贡嘎是半醉着、带着

笑容出来的。

流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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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郎彭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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